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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和平的火藥味

這座城市沒有夜晚，只有被霓虹燈強行撐開的灰紫色黎明。

在官方地圖上，這裡叫「新城區」，但在地下秩序裡，這裡被一條佈滿修車廠與廉價酒吧的「界限街
」一分為二。街道左邊，牆上噴漆漆著巨大的青龍圖騰，那是「龍吟社」的地盤；右邊，電線桿上貼
滿了猙獰的虎頭海報，那是「虎頭幫」的疆域。

兩幫人的宿怨，據說能追溯到上世紀的碼頭搬運工時期，但最近這幾年，火藥味變得格外濃烈。

凌晨兩點，碼頭三號倉庫。

「轟——！」

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拉開了今晚火拼的序幕。龍吟社的阿強帶著幾十個弟兄，手持清一色的「黑星」
手槍，正對著倉庫大門瘋狂掃射。子彈擊中鐵門，激起密集的火星，在黑暗中交織成一張死亡的網。

「頂住！虎頭幫的字典裡沒有撤退！」大飛躲在翻倒的貨櫃後，一邊咆哮，一邊反手扣動扳機。他手
中的改裝霰彈槍發出低沉的咆哮，每一發子彈噴出，都帶著足以撕碎鋼板的火藥量。

硝煙、血腥與刺鼻的火藥味在空氣中膠著。小弟們吼得聲嘶力竭，槍火照亮了他們年輕卻狂熱的臉。

這場激烈的「碼頭大戰」，在二十分鐘後以雙方撤退告終。現場留下了幾百個空彈殼、幾灘乾掉的血
跡，以及兩邊各十幾名受傷住院的「英雄」。

清晨六點，半山豪宅。

龍吟社的老大「龍哥」頭痛地揉著太陽穴。他面前放著一份會計精算的損耗表，昨晚那一架，光是安
撫受傷小弟的醫藥費和報銷的車費，就抵掉他半個月的軍火利潤。

他正打算打電話給虎爺，商量一下怎麼把這股火壓下去，心腹阿強卻一臉狂熱地衝進書房，「砰」的
一聲把刀拍在桌上。

「龍哥！我已經幫你約好了！今天下午兩點，龍虎茶室！」阿強雙眼佈滿血絲，激動得聲音發顫，「
我跟虎頭幫的大飛放了狠話，說你今天要是不去把虎爺打成廢人，我們龍吟社從此退出界限街！兄弟
們都在樓下等著為你壯行呢！」

龍哥握著電話的手僵住了。他心裡暗罵：你這兔崽子，誰讓你約的？
但看著窗外幾十個揮舞著砍刀、高喊「龍哥威武」的小弟，他知道，今天他要是不去，明天他的名號
就會變成「龍慫包」。在江湖上，面子比命貴，而他現在被這份「面子」死死勒住了脖子。

與此同時，虎頭幫的「虎爺」也正對著大飛發火。

「你說什麼？你答應了談判？」虎爺氣得差點把手中的茶杯捏碎。



「虎爺，是對方先挑釁的！」大飛一臉忠誠地挺起胸膛，「大夥兒都說了，您要是縮在桑拿房不露面
，以後這條街就沒人聽咱虎頭幫的了。我已經把消息發到江湖群組裡了，全城的人都在看這場『龍虎
生死鬥』！」

虎爺看著門外幾十個等著「開戰」的小弟，心裡一陣發苦。他跟龍哥私下生意往來多年，一個賣槍，
一個賣彈，本來合作愉快。現在被這群自作聰明的小弟推上擂台，簡直是把搖錢樹往火裡推。

「行了行了，」虎爺咬著牙，從齒縫裡擠出幾個字，「備車，去龍虎茶室。」

下午兩點，陽光毒辣。

龍虎茶室外，氣氛降至冰點。龍吟社的黑西裝與虎頭幫的大花臂各站一邊，中間隔著不到兩米的距離
，每個人都按著懷裡的傢伙，眼神狠不得生吞了對方。龍哥與虎爺在眾人的「簇擁」與監視下，面色
凝重地走向二樓包廂。

「龍哥，今天不給個交代，你走不出這扇門。」虎爺咬牙切齒地說，聲音大到確保樓梯間的小弟都能
聽到。

「虎爺，我看你是活膩了。」龍哥冷哼一聲，眼神殺氣騰騰。

兩人步入包廂，隨著那扇沉重的紅木大門「砰」地一聲關死，外界的喧囂瞬間靜止。門外的小弟們屏
息以待，準備迎接一場驚天動地的決戰。

然而，在茶室斜對角的舊屋頂上，一隻漆黑的野貓正靜靜地蹲在那兒。牠琥珀色的瞳孔縮成細縫，冷
冷地俯視著底下這群汗流浹背、被所謂「面子」綁架的愚蠢人類。牠輕巧地一躍，消失在通往茶室閣
樓的通風口陰影中。

一場「身不由己」的英雄表演，正式拉開序幕。



第二章：演員的自我修養

包廂的紅木大門剛一鎖上，龍哥與虎爺臉上那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殺氣，瞬間像洩了氣的皮球
，塌得無影無蹤。

龍哥飛快地扯開領帶，背靠著門板聽了一下外面的動靜，隨即壓低聲音怒罵：「虎老粗，你家的大飛
是腦袋長在屁股上嗎？誰讓他自作主張約戰的？我原本打算今天下午去打高爾夫的！」

「你還有臉說我？」虎爺氣得吹鬍子瞪眼，一屁股坐在紅木椅上，把手裡的佛珠隨手扔在桌上，「你
家阿強在江湖群組裡把話說得那麼絕，什麼『今天不把虎爺打成廢人，龍吟社就退出界限街』？現在
全城的小弟都在外面看著，我不出來，我以後還怎麼混？」

兩人對視一眼，心中同時泛起一股「被小弟架在火上烤」的無奈。

「現在怎麼辦？」龍哥皺著眉，看著這間雅緻的茶室，「難道我們真的在這裡打個你死我活？」

「打個屁！」虎爺擺了擺手，「你賣我的那批子彈還有一半卡在倉庫裡呢，你死了誰給我回扣？」

龍哥推了推眼鏡，眼神中閃過一抹精光。他環視了一圈裝修奢華的包廂，突然指著那張厚實的紅木茶
几，提議道：「虎哥，反正這房裡沒裝監視器，外面那幫小子也看不見。不如……我們演一場？」

「演一場？」虎爺愣了一下。

———

而在此時的門外，走廊已經完全失控。

阿強和大飛雖然隔著兩米遠，但手上的電話就沒停過。每隔幾分鐘，就會有一通來自其他幫派、甚至
外地堂口的諮詢電話打進來。

「喂？坤哥嗎？是！開打了！龍哥剛才那聲冷哼，震得我耳膜都痛！」阿強對著電話唾沫橫飛，眼神
狂熱，「什麼？龍哥勝率多少？這還用問？龍哥可是我們龍吟社的定海神針！」

另一邊的大飛也不甘示弱，對著直播鏡頭喊道：「各位老鐵，看好了！這就是龍虎茶室！裡面傳出的
每一聲碰撞音，都是兩大傳奇在肉搏！虎爺剛才那聲咆哮聽到了嗎？那是他的絕招『虎嘯山林』！買
虎爺贏的趕緊下注了！」

隨著消息在社交媒體和江湖群組裡飛速發酵，茶室外的街道竟然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觀光客和外派小弟
。甚至有人在街對角架起了長焦鏡頭，試圖捕捉窗簾後的任何影子。

「假消息！絕對是假消息！」阿強對著一個正在發布「龍哥處於劣勢」帖子的論壇版主破口大罵，「
你又不在現場，你憑什麼說龍哥氣息亂了？我告訴你，我隔著門都能感受到龍哥那股純陽內力！」

混亂中，一個自稱「江湖精算師」的小弟乾脆在大門口擺開了盤口。

「來來來！龍哥先見紅，一賠一點五！虎爺被打掉牙，一賠三！雙方同歸於盡，一賠五十！」



小弟們紛紛掏出錢包，甚至有人開始押「受傷部位」。原本肅殺的火拼現場，此刻竟充滿了賭徒的亢
奮。

「我押龍哥斷肋骨！一萬塊！」阿強雖然在哭，但下注的手毫不遲疑。

「我押虎爺一掌拍碎紅木桌！五千塊！」大飛也跟著叫囂。

包廂內，龍哥一邊聽著門外傳來的下注聲，一邊無奈地抿了一口殘茶。

「虎哥，你看這勢頭，我們要是就這麼平安無事地走出去，恐怕當晚就會被這群小弟給撕了。」

虎爺苦笑一聲：「平手吧。大家都有面子，誰也不虧。不過……這動靜得弄大點，不然對不起大飛開
出的那一賠五十的同歸於盡盤。」

「好。」龍哥放下茶杯，眼神中閃過一抹決絕，「你負責吼，我負責砸。我們演一場『慘烈』的平手
。」

龍哥抓起一隻紫砂茶杯，對著門後的木板狠狠一砸——「啪嚓！」

「啊——！我的眼睛！」龍哥發出一聲足以角逐影帝的慘叫。

門外瞬間炸開了鍋：「中了！見紅了！我就說是龍哥先見紅！」

而在這混亂的房內天花板上方，那隻漆黑的野貓正驚恐地看著底下這兩個一邊喝茶、一邊像瘋子一樣
亂砸東西的人類。牠原本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避暑，卻沒想到闖入了一個比戰場還嘈雜的瘋人院。

牠不安地挪動爪子，卻沒發現通風口的一顆螺絲正因為剛才那聲「虎嘯」的震動，徹底鬆脫了。

「咔噠。」



第三章：封神演義

包廂門外的走廊，已經不再只是走廊了。

準確來說，龍虎茶室的整棟樓，此刻正在經歷一場有史以來最奇特的圍城。樓梯間塞滿了人，有消息
說外面的街道已經堵到第三個路口。大飛的直播在線人數突破了十萬，彈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刷成一
片金色。

事情的起點，是阿強的一個電話。

「剛才那聲！你們聽到沒有？」阿強捂著話筒，聲音因過度興奮而微微發抖，「那聲『啪』，是龍哥
拆人骨頭的聲音！我見識過！當年在荃灣，龍哥一掌把人頸椎拍移位，就是這個聲音！」

這段話在五分鐘內，經由十幾個電話輾轉傳遞，最終以一個截然不同的版本出現在某個「最新情報」
帖子裡：「確認！龍哥出手了！虎爺頸椎骨移位，目前下身可能已癱！」

帖子下面的回覆在三十秒內超過兩百條。

「虎爺今年六十幾了，頸椎哪扛得住」

「龍哥果然老薑辣！」

「就算癱了也算死得其所，老江湖了。」

虎頭幫的人自然不肯認輸，消息在大飛的即時廣播下迅速反制：「別聽那邊造謠！剛才那聲根本是虎
爺一拳打碎了紅木桌板！我查過了，那張桌子是黃花梨老料，一般人別說拳頭，拿錘子都未必砸得動
！」

兩個陣營的人就在走廊兩端同時打電話、發帖子、剪輯語音片段，資訊洪流彼此衝撞，以驚人的速度
繁殖出越來越多的平行真相。

---

就在謠言第一輪發酵的時候，包廂裡靜悄悄的。

龍哥正舒舒服服地側躺在那張古色古香的貴妃椅上，領帶搭在椅背，皮鞋已經脫了，腳掌輕輕地踩在
涼絲絲的紅木地板上。他一手端著剛泡開的武夷岩茶，一手拿著手機，瞇著眼睛在瀏覽一份季度財務
報表。

虎爺坐在主位，剛叫了茶室的點心——並沒有告訴服務生他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生死鬥」。他把眼
鏡推上鼻樑，認真地研究著點心單，嘴裡喃喃地念著：「蝦餃，腸粉，叉燒包哎，你們這裡有沒有煎
蘿蔔糕？」

「有。」龍哥頭也不抬地答。

「那再加一份。」虎爺放下點心單，滿意地捧起茶杯，「我最近血糖有點高，醫生叫我少喝奶茶，只



能喝清茶了。」

「我也是。」龍哥翻了個頁，「上個月被我太太逮到喝珍珠奶茶，罵了我一個鐘頭。」

「女人都這樣。」虎爺深有同感地點了點頭。

兩人相對沉默，茶室裡只剩下茶水倒進杯中的細微水聲，以及門外若有似無的嘈雜人聲，像一部開著
靜音的電視。

---

正當包廂裡茶香裊裊，門外的江湖已在謠言的高速催化下，完成了它的第一次進化。

隔壁街的「百勝堂」堂主貼出了一則聲明，措辭相當嚴肅：「本人特此澄清，剛才傳言的『龍哥使用
降龍十八掌』一說純屬虛構。本人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龍哥用的是龍形拳，不是降龍十八掌。兩
者差很遠，請勿以訛傳訛。」

這則澄清貼被轉發了三百多次，附帶的評論裡有人問：「那虎爺用的是什麼路數？」

有人煞有其事地回答：「鐵布衫。所以剛才那聲才那麼響，是龍哥的拳頭打在虎爺身上被彈飛的聲音
。」

「那子彈打得進去嗎？」

「當然打不進去。修煉到虎爺這個境界，槍法已經是花架子了。」

這個回覆獲得了兩百八十個贊。

而就在這條討論串裡，一個暱稱叫「九龍真傳弟子」的帳號，貼出了一張模糊的窗簾照片：「我在對
面大廈拍到了！包廂窗簾在抖！你們看！那是真氣外洩的跡象！兩個人都在運功！這個級別的對決，
整棟樓都會感應到的！」

照片在二十分鐘內被轉發了六千次。

有人補充說，他站在茶室門口感到一陣莫名的心悸，認為那正是高手對決時氣場外溢所致。還有人表
示，他的指南針出現了異常偏轉。

「九龍真傳弟子」緊接著又更新：「情況緊急！真氣波動越來越強！我懷疑包廂裡已經到了『以命換
命』的關鍵時刻！附近有心臟病史的市民請立刻疏散！」

---

疏散令沒有讓人群減少，反而讓更多人聚過來了。

大飛的直播人數已經突破三十萬。他對著鏡頭壓低聲音，用一種新聞現場的口吻說道：「各位，我現
在距離包廂大門只有七米。七米。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扇門後面的空氣，和普通的空氣不一樣。
它是沉的。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壓迫感。」



彈幕以極高的密度刷過：「虎爺加油！」「龍哥必勝！」「大飛你這個漢子！」「下注截止了嗎？」

一個自稱「前特種部隊戰術顧問」的人擠進人群，手持一台外形頗為專業的黑色儀器，對著包廂方向
嚴肅地掃描著。他用技術人員的口吻告訴周圍人：「這個方向有明顯的熱源異常。根據我的判斷，裡
面已經動了真格的了。血液流速加快會使體溫上升，我的儀器能感應到。」

「那是溫度計嗎？」旁邊有人問。

「不，這個更先進。」

「那是什麼？」

男人沉默了一下，把儀器收進了口袋。

而就在人群最邊緣，一個戴鴨舌帽、穿黑色衛衣的年輕人正在對著手機飛速打字。他不是小弟，他是
某家娛樂資訊媒體的記者，剛在街上路過，被人群擋住了去路。他把自己聽到的一切以最快的速度整
理成稿，標題已經想好了：

《驚！龍虎生死鬥震動全城！目擊者稱包廂內「氣場異常」，有武術專家指或涉超自然力量》

他按下了發佈鍵。

---

包廂裡，煎蘿蔔糕剛剛端上來。

虎爺夾了一塊，吹了吹，送進嘴裡，輕輕咀嚼，慢慢地點了點頭：「還不錯，外皮夠脆。」

龍哥放下手機，也夾了一塊：「我上次帶客戶來吃飯，點了這個，對方說太油。但我覺得這個油味才
是對的，現在的茶樓都做得太清淡了，沒有茶樓應該有的那種味道。」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什麼都要清淡，連飯都要吃代餐。」虎爺頗有感慨，「你說我大飛，每天早上
喝什麼蛋白粉，那東西聞著像牆灰，他說好喝，好喝你個頭。」

龍哥若有所思地抿了口茶：「我問你，這次那批貨，你打算怎麼安排？押後到下個月？」

虎爺抬起眼，放下筷子：「要押後。最近風頭緊，碼頭那邊有幾個眼線我不認識，先冷一陣。反正這
邊的消耗量不會跌，放著就是了。」

「嗯。」龍哥點了點頭，在手機備忘錄上打了幾個字，「那下個月的數字，你重新給我一份方案。」

「好說。」

兩人繼續吃點心，茶水又添了一輪。

---



門外的謠言完成了它的第二次進化，這一次速度更快，烈度更強。

導火索是一段二十三秒的聲音片段，由一個站在通風口附近的小弟錄下，隨即流傳至各大群組。片段
裡，可以隱約聽到兩個人的說話聲，但因為隔音太好，只剩下含混的語調起伏，一個字也聽不清楚。

各方陣營立刻組建了「聲紋分析小組」，以最嚴肅的姿態對這二十三秒展開解讀。

「0:08到0:14那段，是虎爺在喘氣！那是受重傷後的喘息頻率，跟正常呼吸完全不同！」

「胡說！那是龍哥在招氣！聽那個韻律，是在運轉內功！」

「你們都聽錯了，那是粵語的某個詞，我反覆聽了十幾遍，確定是『導彈』兩個字。」

「你說什麼？」

「導彈。虎爺說了『導彈』兩個字。」

這個說法在群組裡沉默了三秒，隨即引發了比任何謠言都更劇烈的震動。

「虎爺帶了導彈進去？」

「包廂那麼小，導彈怎麼用？」

「便攜式的啊，你沒見過嗎？」

「便攜式的要有射程距離的，在室內——」

「等等等等，你們確定那個字是導彈嗎？我再聽一遍。」

「是！絕對是！我發給我哥聽，他當過兵，他說也是這兩個字！」

「那龍哥怎麼辦？」

「龍哥有神功護體，子彈打不穿，導彈——應該也差不多？」

一時間，「導彈」這個詞在各路討論裡以驚人的滲透力擴散開去。有謹慎的人提出質疑，但聲音很快
就淹沒在亢奮的浪潮裡。茶室外的人群自動往後退了半步，卻沒有一個人真正離開。

---

包廂門突然傳來兩聲劇烈的碰撞聲。

這是龍哥發動的即興創作——他估摸著時間差不多，拎起那把古樸的紫砂茶壺，鄭重其事地砸在了
牆上。碎片四濺，聲響相當可觀。

「哈，這壺值錢嗎？」虎爺問。



「幾百塊，沒事。」龍哥拍了拍手，評估了一下效果，感到相當滿意，「你等一下配合我嚎一聲，要
用腹腔，不然穿不透那扇門。」

虎爺清了清嗓子，把整個身體的中氣往下一沉，隨即發出一聲渾厚悠長的嚎叫，回蕩在整個包廂，又
通過那扇厚重的紅木門，以一種恰到好處的衰減比例滲出走廊。

門外陷入了一種短暫而震撼的寂靜。

「虎爺的聲音——」大飛握著直播手機，眼眶泛紅，「那是虎爺的聲音那聲音，不像是贏家發出的
聲音」

直播間的彈幕在兩秒後轟然爆發：「虎爺！！！」「虎爺撐住！！！」「賠率變了嗎？」

「江湖精算師」站在盤口前，飛快地更新白板上的數字，額頭上冒著細密的汗，嘴裡不停地念著：「
虎爺受重創、虎爺受重創——導彈尚未確認——神功護體待核實——」

---

天花板的通風口裡，那隻黑貓把兩條前腳緊緊地搭在格柵上，表情比剛才更加凝重。

剛才那聲虎嘯，把牠嚇得差點從通風管道裡翻了出去。牠把尾巴繞緊，試圖把自己固定在這個搖搖欲
墜的立足點上。

格柵下方那顆鬆脫的螺絲，在虎爺嗓音的震動裡，靜靜地、不可挽回地，旋出了最後的半圈螺紋。

「噹——」



第四章：天外奇兵

格柵落地的聲音脆而清晰。

那隻黑貓在空中完成了一個相當漂亮的半旋轉，四爪本能地展開，以一種頗具美感的姿勢降落在茶几
正中央。

落點，正是那把剛剛燒開的電茶壺的壺蓋。

那隻黑貓掉下來的時候，龍哥正端著茶杯，嘴邊掛著一抹「生意興隆」的微笑。

「喵——！！！」

驚雷般的貓叫聲伴隨著一聲巨響，受驚的野貓精準地踩在了電茶壺的邊緣。整壺剛燒開、還在翻滾的
沸水受力不均，如同一枚小型水雷般在茶几殘骸上炸開。

「燙燙燙燙燙！」

龍哥那優雅的形象瞬間崩塌。一公升的沸水直接潑在了他昂貴的西裝褲襠上。他整個人像被通了電的
龍蝦一樣，從地上彈起兩米高，雙手下意識地亂抓，卻正好一把抓住了對面虎爺那所剩無幾的幾根頭
髮。

「哎喲！我的頭皮！」虎爺痛得老臉扭曲，本能地揮出一記老拳，重重地悶在龍哥的眼圈上，「龍哥
！你玩真的啊？」

「貓！有貓啊！」龍哥痛得眼淚橫流，指著在包廂裡像道黑色閃電般亂竄的野貓。

那隻黑貓顯然也被滾水燙到了爪子，此刻正處於瘋狂狀態。它在牆壁、屏風和兩位老大的腦袋之間瘋
狂折返跳。虎爺剛想站起身，那貓直接從他臉上踩過，尖銳的爪子在虎爺那張老臉上橫向拉出了三道
深可見骨的血痕。

「我的臉！老子的臉毀了！」虎爺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嘶吼。

門外，阿強和大飛聽到了這聲「真情流露」的慘叫，同時打了個冷顫。

「聽到了嗎？」阿強面色慘白，聲音顫抖，「那是骨肉分離的聲音……龍哥一定是用手撕開了對方的
防線！太慘烈了，這簡直是人間地獄！」

「放屁！那是虎爺在咆哮！」大飛雖然心驚肉跳，但輸人不輸陣，對著對講機大喊：「兄弟們，虎爺
使出了『虎嘯神功』！龍哥的耳朵肯定被震聾了！這就是領袖的震懾力！」

門內，兩位老大正陷入一場真正的、毫無章法的生存混戰。

為了躲避那隻發瘋的貓，龍哥腳下一滑，踩到了剛才打碎的瓷片。他重心不穩，整個人向前撲倒，一
頭撞在虎爺的小肚子上。虎爺被這百來斤的重力一撞，後腦勺直接磕在紅木櫃角，「砰」的一聲，額



頭瞬間腫起一個雞蛋大的青包。

「龍哥……你這老狐狸……你真下死手啊……」虎爺眼冒金星，一邊喘氣一邊揮舞著雙手想抓穩，結果
卻扯爛了龍哥的絲綢領帶，還順帶在他脖子上抓出幾道抓痕。

此時的包廂，已經不是演技可以形容的了。

滾水、碎瓷、貓尿、汗水、還有兩人不小心撞出來的鼻血，在地板上混合成了一種詭異的液體。龍哥
與虎爺在地板上滾來滾去，一會兒是龍哥想抓貓卻撞到虎爺，一會兒是虎爺為了躲水潑到了龍哥。

「砰！哐！啪！」

門外的聲音越來越混亂，節奏也越來越快。

「你們聽！龍哥使出了旋風連環踢！」阿強激動地對著門板狂拍，「虎爺正在用背部瘋狂撞擊地板，
試圖卸力！多麼強悍的防禦力啊！」

「你閉嘴！」大飛氣得跳腳，「那是虎爺在用『泰山壓頂』！龍哥現在肯定被壓得連遺言都留不下來
了！」

就在這時，包廂內的貓突然衝向了緊閉的大門，對著門板就是一通狂抓，發出刺耳的「吱啦——」
聲。

阿強雙腿一軟，差點跪下：「天啊……那是手指抓地、垂死掙扎的聲音……是誰？是誰在做最後的掙
扎？」

外面的幾百個小弟已經聽得汗流背，甚至有人開始默默轉身擦眼淚。這場鬥爭的殘酷程度，已經遠遠
超出了他們的想像。

正當門外準備發起集體哀悼時，茶室樓下突然傳來了刺耳的警笛聲。



終章： 完美的結局

隨著茶室外警笛聲由遠而近，樓下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警察！全部不許動！手舉高！」

門外的阿強和大飛對視一眼，雖然他們是黑幫心腹，但此刻眼神中竟然流露出一種「終於解脫了」的
釋然。

「裡面的人聽著，你們已經被包圍了！立刻開門！」一名督察領著十幾個配槍警員衝上二樓，看著走
廊兩邊數百名神色肅穆、甚至眼含熱淚的古惑仔，督察也愣住了。他從未見過火拼現場氣氛如此……
聖潔。

「阿官，」阿強抹了一把眼淚，聲音沙啞，「別喊了，門後是兩個真男人的終極對決。我想……他們
現在應該已經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大飛也點了點頭，神情莊重：「這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慘烈的戰鬥。進去的時候，請對兩位老大溫柔點
。」

督察皺起眉頭，示意警員合力破門。

「一、二、三——砰！」

紅木大門被暴力撞開，門後的景象讓所有全神貫注的警員倒抽一口涼氣。

包廂內，濃密的茶煙早已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夾雜著汗臭、貓尿和燙傷藥膏的怪味。

只見龍吟社的龍哥，原本挺括的西裝只剩下一隻袖子，褲襠處濕了一大片（那是滾水燙的），左眼腫
得像粒紫色的巨型葡萄，正四肢朝天地癱在碎掉的茶几堆裡。

而虎頭幫的虎爺更慘，他那張橫肉老臉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血痕（那是貓爪的傑作），後腦勺腫起一個
雞蛋大的青包，襯衫被扯成了碎條，正狼狽地趴在龍哥的肚子上，兩人氣喘吁吁，看起來像是剛剛經
歷了一場長達三小時的生死搏鬥。

「喵嗚～」

那隻引發混亂的黑貓，此刻正優雅地蹲在翻倒的紅木櫃頂端，舔著爪子，冷冷地俯視著底下的愚蠢人
類。

「這……這打得也太狠了吧？」一名年輕警員忍不住驚呼，「連屏風都斷成了三截！」

督察走上前，看著兩位意識模糊的老大，沉聲道：「龍先生、虎先生，你們因為非法集會及涉嫌鬥毆
，現在被拘捕了。有什麼話，去醫院跟醫生說，或者回局裡跟律師說。」

當兩位老大被架上擔架，從茶室抬出來的時候，走廊兩側爆發出了山呼海嘯般的掌聲。



「龍哥！你是條漢子！你是為了我們受傷的！」龍吟社的小弟們整齊地彎下腰，哭成一片。

「虎爺！我們錯怪你了！你才是真正的戰神！看那臉上的傷疤，那是勳章啊！」虎頭幫的小弟們紛紛
致敬，甚至有人大喊著要為老大報仇。

兩位老大隔著擔架對視了一眼。龍哥忍著大腿根部的燙傷痛楚，艱難地朝虎爺伸出一隻手。虎爺也顫
抖著伸出那隻滿是抓痕的手，兩人在救護車門口重重地握了一下。

小弟們看到這一幕，更是哭得肝腸寸斷：看啊！這就是江湖豪情！打到體無完膚後，竟然還能英雄惜
英雄！

救護車門關上的那一刻，外界的喧囂被隔絕。

龍哥虛弱地咳嗽兩聲，壓低聲音道：「虎爺……那隻貓……」

「別提了……」虎爺倒抽一口涼氣，「明天的藥費……」

「算進下個月的槍械保修費裡。」龍哥閉上眼睛，嘴角竟露出一抹滿意的微笑，「這次演出非常成功
。你看那幫小弟的眼神，下個月漲價兩成，他們絕對沒二話。」

「成交。」虎爺說完，終於支撐不住，沉沉睡去。

夕陽下，兩輛救護車呼嘯而去，留下了一段關於「龍虎生死鬥」的荒誕神話。


